
小 满 时 节 走 淮 南
芦 苇

20 载光阴，恰似淮河浪尖那转瞬即逝的涟漪，
轻轻一漾，便没入时光深处。 犹记初次踏上淮南这
片土地，那时的我，是怀揣采访本的青涩记者，为记
录凤台县那群如老树般扎根土地的植树护堤老兵
而来。 他们佝偻却坚毅的身影，深深镌刻进我的记
忆，成为岁月里永不褪色的画面。而今，小满时节重
归， 因在淮南开发区海贝酒店参加纪念抗战胜利
80 周年宣传工作会议，再度与这座城市深情相拥。

有些城市，似天边的流云，擦肩后便消失在茫
茫天际，再难重逢；有些风景，却像命中注定的邀
约，初见时就已写好重逢的序章。

岁月无声流淌，淮南于我，从陌生走向熟悉，每
一寸土地都化作诉说往事与今朝的诗行。 这座城
市，简称淮，别名“煤城”，古称州来、寿春、下蔡。 因
西汉置淮南国而得名，地处安徽省中北部，既是国
家园林城市、能源之都、豆腐之乡，又素有“中州咽
喉、江南屏障”之称，更被誉为“中国成语典故和二
十四节气之城”。 它的名字里， 藏着千年的风云变
幻，每一个称谓都承载着一段厚重的历史。

小满未满， 淮河宛如身着薄纱的江南女子，身
姿袅袅婷婷。 她周身萦绕着朦胧的水汽，轻挽麦芒
和油菜籽的清香，踏着细碎的步子漫过堤岸，将温
柔毫无保留地洒落人间。 那水波轻摇，似在低吟浅
唱古老的歌谣，诉说着这片土地的故事。

我漫步在淮南的青石板路上，脚下的苔藓透着
沁人凉意，仿佛大地在轻声诉说古老的故事。 那丝
丝缕缕的凉意，顺着脚底蔓延全身，带来别样的宁
静与惬意。 八公山的风，调皮地穿梭在豆腐坊的木
窗棂间，裹挟着浓郁醇厚的豆香扑面而来。 这香气
似有魔力，瞬间将我笼罩，勾起无尽回忆与遐想。恍
惚间，仿佛看到古时匠人在坊中忙碌，一磨一滤间，
凝聚着智慧与匠心。

转过街角，醇厚馥郁的牛肉汤香气如灵动的精
灵，钻进鼻尖。 陶瓮中，牛骨汤欢快翻滚，泛起琥珀
般温润迷人的光泽，似在演奏一曲生命的乐章。 老
板娘手中的木勺，在晨光的轻抚下，划出优美弧线，
动作娴熟优雅，宛如在绘制一幅美丽画卷。刹那间，
时光倒流千年，我仿佛看到史书里记载的赵匡胤困

守八公山的场景。那时，将士们捧着粗陶大碗，在热
气氤氲中，那一碗汤承载着无尽艰辛，却也饱含不
灭希望。这清亮澄澈的汤头，恰似一面明镜，映照出
楚文化博物馆里锈迹斑驳的青铜器。那些古老的鼎
簋，或许也曾煨煮着同样温暖人间的烟火，静静见
证岁月变迁。

沿着淮河堤岸缓缓前行，焦岗湖的荷叶才刚刚
舒展，巴掌大小，娇嫩可爱。采莲船的船桨轻轻划破
水面，漾起的水纹里，仿佛藏着花鼓灯艺人跺脚时
那铿锵有力的鼓点———“咚！ 锵！ ”惊起芦苇丛中几
只白鹭，它们振翅高飞，翅膀掠过新四军纪念林的
松涛，抖落的仿佛是 1949 年那带着希望的露水，带
着历史的厚重与新生的喜悦。 那白鹭的身影，宛如
灵动的音符，在天地间谱写出一曲岁月的赞歌。

来到寿县古城墙下，我缓缓伸出指尖，轻轻抚
过宋代夯土留下的沟壑，那粗糙的触感，仿佛让我
触碰到了楚国都城最后的余温。岁月在城墙上刻下
深深印记，诉说着往昔的辉煌与沧桑。 报恩寺的银
杏叶如金色蝴蝶，轻盈飘落在青石板上，沙沙作响，
似乎还夹杂着寿州锣鼓那独特激昂的韵律，奏响历
史的旋律。 卖夏集贡圆的阿婆，脸上洋溢着和蔼微
笑，热情介绍：“这糯米粉团裹着豆粉，可是大有来
历哩。当年庄子游历寿春，农妇为表谢意，便拿出这
‘饪子’招待。”当蒸笼掀开，晶莹剔透的米团仿佛裹
着楚地的云雾，那细腻绵柔的口感，竟比《淮南子》
里深奥晦涩的“宇宙生成论”更能触动人心，让人在
美食中感受到文化的传承与温暖。

暮色如轻纱般渐渐漫过舜耕山，我静静伫立在
上窑窑河边。唐代寿州窑的残片，在月光轻抚下，泛
着幽幽青釉之光， 对岸新城的霓虹倒映在水中，与
水中若隐若现的黄釉瓶影相互重叠交织，宛如一道
神秘的时空交错谜题。 河风徐徐吹来，裹挟着豆腐
坊里传出的号子：“磨豆要匀，点卤要准———”这声
音，仿佛从遥远的汉代飘来，穿越唐宋的烟雨迷蒙，
最终落在今夜的餐桌上。 瓷碗里盛着的，哪里仅仅
是豆腐？分明是江淮儿女用漫长岁月熬煮出的生活
答案，所有扎根大地的坚守，终将在岁月深处，孕育
出勃勃生机，长成永不凋零的春天，绽放出生命的

绚烂。
离淮前夜，我特意绕道龙湖公园。 音乐喷泉的

水柱，随着音乐节奏，欢快地追逐着星子的起落，宛
如一群灵动的舞者在夜空中翩翩起舞。广场上，练太
极的老者气定神闲， 一招一式间， 尽显悠然自得之
态，仿佛将天地间的灵气都汇聚于一身。 他们身后，
新抽的柳枝轻柔地拂过明代孔庙的飞檐， 而焦岗湖
的渔火，早已在淮河上点亮了千年的航标，指引着过
往的船只，也照亮了历史的长河，见证着岁月的流转
与城市的变迁。那渔火明明灭灭，似在诉说着无数个
日夜的故事，承载着人们的希望与期盼。

行至武王墩墓遗址，考古队正在全神贯注地仔
细清理战国车马坑。 青铜軎饰上的饕餮纹，在探照
灯的强光下忽明忽暗，恍若楚考烈王佩剑出鞘时那
凛冽逼人的寒光， 仿佛在诉说着古代的辉煌与威
严。 2000 多年前的楚人或许从未想到，他们埋藏于
此的，不仅是王侯的仪仗，更是江淮文明与中原文
化激烈碰撞后绽放出的璀璨火花，闪耀着历史的光
芒。不远处，引江济淮工程的巨型渡槽横跨淮河，钢
铁铸就的骨架与古老的芍陂古堰遥遥相望、相互呼
应。 公元前 5 世纪的孙叔敖定然也不曾料到，他当
年修筑的“天下第一塘”，竟能在 21 世纪与现代水
利工程，完成一场跨越时空的深情对话。这场对话，
诉说着岁月的沧桑变迁，也见证着文明的传承与发
展，展现出人类智慧的延续与创新。

清晨的豆腐坊里， 老师傅专注地用枣木模具，
压出带着菊花纹的豆腐脑。 热气袅袅蒸腾间，八公
山的云雾仿佛都汇聚在了陶缸里，随着点卤的卤水
泛起翡翠色的涟漪，如梦如幻。这熟悉的场景，竟与
《淮南子》中“水火既济而土合”的记载奇妙地重合，
仿佛时光从未流逝， 历史与现实在此刻完美交融。
转角处， 牛肉汤馆的老板正将千张切得细如发丝，
他说，这是为了纪念当年淮河北岸的纤夫们。 那些
纤夫们，即便粗粝的砂石磨破了手掌，也能在一碗
醇厚的牛骨汤里，寻得生活的慰藉，熨平生活的皱
痕，继续在这江淮大地上，书写属于自己的故事，传
承着坚韧不拔的精神。

淮南，这座兼具中原气度与江南风情的城市，在
历史的长河中熠熠生辉。它的每一寸土地，都承载着
厚重的历史；它的每一缕风，都吹拂着岁月的记忆。
在小满时节的这次重逢中， 我深深感受到了它的独
特魅力，也愈发期待下一次与它的相遇，去探寻更多
深藏在时光深处的故事， 聆听这座城市诉说更多动
人的篇章。 （转载自 2025 年第 8 期《铁军》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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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破山河在 烽火遍地燃
——— 抗 战 中 的 淮 南 大 地

淮南市新四军研究会

“1938 年 2 月，侵占蚌埠、怀远的日
军以其主力由蚌埠以东渡淮河，以西渡
淝河，向上游进犯。 中国军队奋起抵抗，
淮南矿区保卫战就此拉开序幕。 国民党
第五十一军正面迎敌。 第二十一集团军
三十一军在日军侧翼进行牵制作战，所
属一三八师沿上窑至北炉桥一线布防，
与日军展开激烈交锋。 日军派重兵向西
推进，占领上窑山。 4 月，第二十一集团
军四十八军接替三十一军防务，军部驻
黑泥洼。 淮南矿区保卫战，从 2 月初持
续到 6 月初， 在长达 4 个月的激烈战斗
中， 中国军民与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斗。
古镇上窑几经争斗，洞山寺、朱家大山、
姚家山阵地几度易手。 ”《中国共产党淮
南地方史》的这段讲述把我们带回烽火
连天的抗战岁月，淮南战地的枪声首先
在东部古镇上窑打响。

血溅淮上
淮南地区战事起始于徐州会战。
1938 年 1 月至 5 月，抗日的正面战

场 ， 是中国军队在以徐州为中心的津
浦、陇海铁路地区对日本侵略军展开大
规模防御战时期。

日军北犯的主力是几个月前在上海
淞沪会战犯下罪行， 接着又在南京参与
屠杀战俘和平民的第十三师团； 正面对
抗日军的是国民政府第五战区司令长官
李宗仁指挥的部队（含桂军等）。 徐州是
第五战区司令部所在地， 是日军南北夹
攻的主要目标。

1938 年 1 月 5 日，第五战区副司令
长官兼第十一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将
十一集团军总部移至寿县，部署了几条
防御战线抗击日军。

日第十三师团极为猖狂，以为从南
京直驱徐州就是旅行行军 ， 十几天即
可。 没想到在江淮地区遭到中国军民的
顽强抵抗，付出惨重代价 ，近两个月时
间才渡过淮河。

1938 年 2 月 5 日（农历正月初六），
日军占领淮南古镇上窑。

此时，已经有一支民间的抗日队伍
组建于上窑附近，队伍的领头人是同盟
会会员、淮上军老将方绍舟。 “他就是方
绍舟，就是他带领 4000 多好汉！ 就是他
吗？ 骑黄膘马，在山岗上驰骋。 就是他
吗？ 举了民族自卫的战争大旗，奋勇打
击日军！ 真的是他 ，方绍舟 ，他中等身
材，老祖父一样的慈祥的老头儿。 银髯
在微风中飘拂着，不笑的时候 ，眼睛四
角也折叠水波一样的皱纹……” 这是
1938 年 3 月 11 日的上海 《大英夜报》，
在 《凤定别动队司令七二老叟方绍舟》
一文中，参照配发的照片 ，对抗日老翁
方绍舟的生动描述。 接着讲述这支抗日
武装成立的情景 ：“日本人打到首都的
时候，皖北的健儿们起来了。 他们彪悍
的身影像发怒的巨狮一般， 突然耸立：
胸膛里燃烧着火 ，眼睛里冒着火 ，大家
摩拳擦掌地吼跳起来了！ 还能忍受么？
‘不’！ 千千万万声音喊着这倔强的一个
字，洋土匪，我们来了！ 每个人心里这样
想。 他们真来了，从田庄从菜畦，从乡镇
上的学堂，从自己经营的小行业。 要一

个和土地厮养大了的人，离开土地是残
忍的事，可是，现在不能不暂时离开农
作物而来保卫土地 。 从墙壁上摘下步
枪，从床头上拿起黄枪、红枪和大刀，对
着这些家伙出神 ： 今天主人要用着你
了！ 没有什么生锈的地方，自小到大，一
直在玩着它 ， 世世代代就这样自卫起
来 ，村庄和城镇 ‘卫国保乡 ’呼声交织
着。 回乡城镇的小伙子，老头子发出年
轻一般微笑，呷一口自制的米酒 ，对着
祖宗牌发誓‘不给些苦头给他吃 ，不算
子孙，不算好汉！ ’远居的叔伯子侄，都
互相邀约来了。 平日，被摒弃在大族世
家以外的小族户也被欢迎着跑到一堆，
有步枪的带着步枪，有红缨枪 、大刀带
红缨枪 、大刀 ，什么也没有 ，带着一根
木棒和一颗热烈的心 。 望着家乡这一
带延绵起伏的山峦 ， 四千多好汉咬牙
笑了 ， 凭着地势也能狠狠地揍鬼子几
顿。 这一角天还发着红光，抚摸着火牛
一样倔强的人群 ，他们出没在凤阳 、定
远、寿县……他们的老家。 ”

今天再生动的语言绝对描述不了
80 年前的淮南大地上激起的抗日热潮，
绝对形容不了人民激情喷涌、热血沸腾
的抗日景象，80 多年前的抗日场景如此
豪壮，壮士如山脊般挺起民族的胸膛！

日军占领上窑后，时常外出骚扰附
近乡村。 2 月 11 日，上窑山西北麓新城
口的抗日民众武装红枪会，将一伙外出
骚扰的日军撵到山上交战，红枪会的一
位会员中弹负伤，被抬到山下的黄柏郢
村，山上的日军看到这一幕 ，就开始了
疯狂的报复。

2 月 17 日一大早，全副武装的日军
扑向黄柏郢村，进村后横冲直撞，见人就
刺，顿时村里血肉横飞，尸骸遍地。 接着
挨家挨户搜查，把村民们赶到大巷中，令
他们贴墙站好， 用机枪一顿扫射。 顷刻
间，190 多人惨死在日军的枪口下。 中
午，日军再一次进入黄柏郢，放火焚烧房
屋，在一片火海之中，又有十多人葬身。

日军血洗黄柏郢不但没有让附近的
人民屈服，反而更加激起他们的反抗。

1938 年 2 月 28 日， 方绍舟获悉日
军向淮南与定远交界的洪山口进犯，立
即派别动队 50 名精锐，潜伏于上窑镇东
12 里的洪山口。 上午 9 时许，当日军的
60 名步骑兵进入洪山口的伏击圈后，别
动队的手榴弹瞬间炸向敌人，日军倚仗
优势装备趴在山石间顽抗，机枪疯狂密
集地向山顶扫射。 双方交战 5 小时之久
后， 方绍舟策马扬鞭率部前来增援，内
外夹击下日军狼狈逃窜，死伤惨重。

1938 年 6 月 2 日 ， 正是农历端午
节， 日寇的侵犯让民众早已无心过节。
随着日寇脚步的临近 ，凤台 、寿县的民
众开始逃难，他们拖家带口、内心惶然，
没有目的地， 只能跟着人群流离失所，
时称为“跑反”。

72 岁的方绍舟记载下了这一切 ：
“1938 年 6 月 2 日， 上窑炉桥一带国军

全数撤退，我之部队亦退至水家湖。 敌
人由陆家桥向西推进，不但大炮机枪射
击不止，且有飞机六架在上轰炸掩护。 时
寿（县）、定（远）难民成千累万，分数路西
逃，而敌人在后尾追，业已切近，枪弹均
能命中。 满道难民哭声遍野……”

1938 年 6 月 3 日，千余名日军在飞
机大炮的火力掩护下，由蒙城方向南犯
凤台，上午 10 点左右紧逼到城北的古城
孜。 当时凤台城内没有正规驻军，只有
300 名从战场上下来养伤的桂军伤兵。
大敌当前，伤兵们组成了荣誉团 ，由副
师长漆道征指挥，和凤台县常备自卫大
队一起，与城外的日军进行激战。 在炮
弹和机枪的高压下 ， 凤台守军伤亡严
重。 下午 4 时，敌机又向县城投下了燃
烧弹，在一片火海中 ，凤台守军弃城南
逃，县城随即沦陷。

日军占领凤台县城的第二天，淮河
以南的淮南矿区和寿县遭到日军进犯。

1938 年 6 月 4 日清早，敌机轰炸了
正阳的浮桥， 接着便对堵塞在沫河口、
鲁口孜之间“跑反 ”难民乘坐的船只和
夹杂在难民之中的国民党兵进行狂轰
滥炸，中弹身亡者和葬身鱼腹者不计其
数。 河岸上到处是跑散的牛马、丢弃的
行李和横七竖八的尸体，孩童的哭声尖
利凄惨。

这一天，寿县县城沦陷。 田家庵、大
通、九龙岗三镇和淮南煤矿全部沦陷。

这个原本纪念屈原的中国传统端
午节， 成为淮南历史上遭受日寇侵略最
黑暗的时期。“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
多艰！ ”淮水上，好似屈原在悲愤沉吟。

弹雨滂沱
1938 年 10 月武汉会战结束后，日军

虽然攻占了武汉，但未能达到速战速决、
迫使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战略企
图。 从此， 抗日战争进入了战略相持阶
段，受到日军蹂躏的人民不断奋起反抗。

1938 年 6 月 4 日和 1939 年 11 月 2
日， 寿县县城曾两次被日军攻陷。 1940
年 4 月 10 日， 又传来日寇来犯的消息：
占据合肥的日军，为扩展淮南 、蚌埠的
外围据点，派骑兵千余人，山炮 2 门，沿
淮南铁路北上，向寿县城进攻。

寿县守军为安徽省保安第二支队
第九团，团长是 29 岁黄埔四期毕业的上
校赵达源。这位来自滇军的血性军人，转
战江淮屡建军功，而此时的他正在生病，
敌军来犯，一切都抛掷脑后，他将全团官
兵集合起来进行战前动员，《义勇军进行
曲》《黄水谣》《大刀进行曲》 等抗日歌声
响彻古城上空，“誓死保卫城防， 坚决与
城共存亡”的口号声此起彼伏。赵达源做
好了赴死的准备， 将全团非战斗人员进
行疏散，由团部军需主任方醒初负责，并
把自己的一份遗书交给了他：

“醒初兄 ：余在病中 ，奉命守城 ，已
下最大决心，与城共存亡。 若有不幸，善
后一切，希兄妥为料理。 余之少数积蓄，

皆系薪金积聚而来 ， 请以一半寄回家
中，赡养老母，一半留给曼玲 。 曼玲年
轻，产后可不必守，但也勿入匪之手。 希
为我报仇雪恨，杀尽倭奴汉奸！ ”

4 月 12 日拂晓，日军兵分三路扑向
寿县。 九团面对强敌孤军奋战，腹背受
敌， 从清晨到午后虽打退日军数次攻
城，歼敌数百人，但九团亦阵亡过半。 城
内民众亦奋勇参战， 救护伤员。 下午 3
时左右 ， 日军集中兵力猛攻城墙拐角
楼，“赵达源由西门率剩余官兵，声嘶力
竭，向敌人冲杀，但日军仍迭次增援，组
成密集火网向县城守军反扑。 于是，有
的士兵用枪托打，用手榴弹砸、用嘴咬、
用脚踢，但终因寡不敌众，被日军从拐角
楼突破。士兵大部分阵亡。日军陆续冲入
东门、南门，赵达源带领团部警卫排仅剩
的 6 名士兵，沿城墙向寿县西关转移，适
遇日军机枪扫射， 不幸中弹坠入护城河
中，为国捐躯。 ”（《寿县革命史》）

“力尽殉古城，面对八公，耿耿忠心
仙可证；更深留遗书，魂归九重，拳拳赤
子恨难平。 ”这是寿县人民为颂扬赵达
源的爱国主义精神所作的挽联。 抗战胜
利后，曾在西门立碑纪念。

赵达源捐躯，寿县第三次沦陷之后
的 20 多天，淮河北岸的凤台县城正处在
第四次沦陷的前夜。 驻守凤台的是安徽
省保安第六团。 1940 年 5 月 3 日，日军
数百人由田家庵乘汽艇再次西犯凤台，
保六团早有准备， 在城北郊靠近淮河的
三里沟设下埋伏， 当日军进入伏击阵地
时便被保六团射杀，双方激战，保六团未
伤一卒， 阵地上躺着百余具日本兵的尸
体。 当日军残余进入保六团撤离之后的
凤台县城的时候，发誓一定要狠狠报复。

5 月 22 日凌晨，日军从蚌埠、淮南、
寿县纠集千余人分三路围攻保六团把
守的三里沟这个淮河边上的重要门户。
敌人来势汹汹，保六团利用庄前纵横交
错的战壕抗击日军。 战斗到八九点钟的
时候，日军三面围攻 ，保六团撤离三里
沟北往桂集。

日军进入三里沟庄内开始了惨无
人道的大屠杀。 “芦苇塘逃难妇女，在日
军机枪扫射、手榴弹的爆炸下，鲜血染红
了塘水。 ”“庄西头躲满村民的百米长
沟，两边各站一个鬼子监视 ，另外几个
鬼子顺着小沟由北向南，展开灭绝人性
的大屠杀。 有的被枪打死，有的被刺刀
捅死，有的被手榴弹炸死。 杀死的小孩
还挑在刺刀上取乐 ， 有个叫小嘎嘎的
小孩，用力攥住鬼子捅来的刺刀 ，五个
手指被割掉 ； 另一个鬼子跑上来用刺
刀穿通他的太阳穴 ，鲜血淋漓 ，立即死
亡。 不到一小时，横七竖八的尸体布满
了百米长沟。 一个名叫小黑子的，躲在
屋里，鬼子一枪没把他打死 ，又对他肚
子捅一刺刀……”“三里沟全村男女老
幼共 500 多人， 死于刺刀下的就有 84
人 ，受重伤的有 120 余人 ，被奸淫者难
计其数 ，蒋明文 、胡东标 、小猴和黑三

等7 家被杀光。 ”（《安徽文史资料全书·
淮南卷》）

寻光铸魂
尽管凤台县城和寿县县城反复被

日军占领，但凤寿两县的人民从来就没
有屈服过， 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开
展游击战争，分别建立了凤台县抗日民
主根据地和寿东南抗日民主根据地，根
据地虽然远离淮南主城区，可它们就像
曙光一样照亮了敌占区的淮南人民，以
至于很多百姓包括矿工朝着曙光奔去，
参加新四军抗击日伪兵。

1938 年 6 月，新四军豫东游击支队
在司令员兼政委彭雪枫的率领下，进军
到怀远、 凤台地区进行游击宣传活动，
积极打击日伪武装，对淮河以北的人民
产生了很大影响。

1940 年 7 月， 以彭雪枫为司令员、
黄克诚为政委的八路军第四纵队（原彭
雪枫率领的新四军六支队与越陇海线
南下的八路军三四四旅合编而成 ），为
扩大抗日根据地第二次挺进淮上，建立
了淮上地委和淮上行署。 此时，中共豫
皖苏区党委和淮上地委决定开辟凤台
抗日民主根据地，改组凤台县委。

四川籍的陈元良，来自新四军六支
队、曾以特派员身份到凤台调查了解全
面情况的淮上地委干部，被任命为中共
凤台县委书记。 为保障工作，八路军七
旅六八八团二营随同陈元良来到潘集。
县委成立的千人大会在潘集小学召开，
随即建立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组建武
装队伍与日伪开展斗争，开辟了以潘集
为中心，东至高皇、北到万福集、西至尚
塘、 南至架河约 630 平方公里、20 万人
的抗日民主根据地。

“1940 年 12 月， 国民党汤恩伯、何
柱国等部和马鸿逵骑兵队， 共约 30 万
人，向豫皖苏边区新四军第四师根据地
发动了大规模进攻……区党委根据中
央和华东局的指示，新四军第四师全部
武装和地方工作人员转移到津浦路东
洪泽湖周围皖东北地区，扩大巩固津浦
路东淮北根据地。1941 年 4 月凤台县委
率县区武装和大部分地方干部随新四
军第四师转移到皖东北地区，在县委转
移时，留下来丁文山等坚持地下斗争。 ”
（陈元良 《建立凤台抗日民族政权的概
况》）

丁文山 ，凤台县汪家庙丁家岗 （今
潘集区平圩镇丁郢村）人，兄弟四人，家
贫，为了生活学了做豆腐的手艺 ，农闲
时四处赶集做豆腐。 为人豪气，公正刚
直，大家都称呼他为“丁四老板”。

1928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丁文山，
土地革命时期就参加了党领导下的武装
斗争， 抗日战争初期被捕入狱，1937年出
狱之后， 曾担任中共凤台县委副书记、书
记。1940年 7月凤台县委改组后他奉命到
潘集东部开辟二区。 二区紧靠淮河河道，
是日伪兵外出扫荡经常出没的地方，丁文

山率领他组建的武装队伍，就在这里与敌
人开展了游击战争， 留下了平家滩阻击
战、巧袭老牛坟等大快人心的抗日故事。

1940 年皖南事变后，寿县的东北是
日伪占领区，西南是国民党占领区，寿东
南则是日、伪、顽势力范围的交界处，其
中有一南北长 50 多公里、 宽 20 多公里
的狭长地带，敌伪势力较弱 ，曾经是土
地革命时期的游击区，群众基础好。1941
年 3 月 18 日，新四军二师决定到寿东南
的这块区域开辟根据地，二师六旅十八
团政治部主任杨效椿奉命率领 50 多人，
30 多支枪（其中轻机枪一挺），开赴寿东
南，开展游击战。

“4 月 5 日夜出发，6 日拂晓前到达
水家湖西四五里地的蒋家凹。 跨入寿县
地区的第一天下午，就与水家湖伪军大
队阎老母狗（绰号）所部伪军发生战斗。
敌人被我军打跑了。 ”(杨效椿《淮西地区
抗日武装斗争及政权建设》）

6 月 7 日，杨效椿的部队开到瓦埠湖
东， 赶走了设在大顺的国民党湖东办事
处。 七八月间，收复了杨家庙，击溃了伪
军几十人，缴获 10 多支枪。 8 月，在白桥
湾与下塘集之间破坏敌公路数里， 割电
线 1000 余斤。 10 月，在蒋庙附近伏击伪
军，俘虏 40 多人，缴长短枪 30 多支……

杨效椿的回忆文章清楚地记载了这
支新四军部队在寿东南地区的游击战
报， 这支部队在极短的时间内就成为让
日伪军闻风丧胆的一支劲旅。

1942 年 4 月，300 多人、200 多支枪
的淮西独立团成立，团长李国厚、政委杨
效椿。 “独立团的活动始终在寿县地区，
北起淮河，南至吴山庙、合肥西四十里铺
一带；东起水家湖西数里 ，西至瓦埠湖
滨。 在这一百余里方圆地， 始终没有转
移过。 ”“淮西独立团成立以后，自 1942
年 6 月至 1945 年上半年不断发展壮大，
由一个正规连到日本投降发展到一个团
九个连，1000 余人，900 多支枪， 另有轻
机枪 8 挺。 ”（(杨效椿《淮西地区抗日武
装斗争及政权建设》）

1938 年 6 月日本占领淮南三镇之
后，就把淮南煤矿交给了日本垄断财团
三菱矿业和三井矿山公司经营，为达到
“以战养战”的目的，疯狂地进行掠夺开
采。 在日本人和汉奸的统治下，成千上
万的矿工受尽了折磨，成批成批地死去，
1942 年秋，一天就死了 180 人。 1943 年
春，日本人为了掩人耳目，强迫矿工在南
山挖了 3 条长 20 米，宽、深各 3 米多的
大坑，把漫山遍野的尸骨集中抛入坑里，
形成了白骨累累的“万人坑”。 据不完全
统计，“万人坑”共埋葬了 1.3 万人，成为
日军野蛮掠夺、残酷压榨中国人民，犯下
滔天罪行的铁证。

煤矿工人在党的领导下，由自发的
消极怠工逐步发展为有组织的反抗斗
争。 当时活跃在矿区周围的新四军游击
队，不断派人到矿区开展革命活动。1943
年春，新四军淮西独立团尹芸萱来到大
通矿， 组织 100 多名矿工， 打死日本哨
兵，集体参加了新四军。 杨效椿曾撰文
说：“抗战期间，淮南矿区先后参加新四
军的矿工约有 400 人， 他们怀着对日本
强盗的深仇大恨，在抗日的战线上英勇
杀敌，做出了贡献。 ”

80 多年过去，淮南大地上早已硝烟
散尽，但历史永存，英魂不灭，抗战精神
将传承赓续。

单星：星光永恒闪烁
刘德文 李学贤 黄朱清

如果把新四军比作一片蓝色星空，单星就是其中的一颗星。14 岁那年，他加入新四军队伍，
起初担任通信员。 后来，有个连队先后有两任指导员牺牲，单星两次去接任。 在抗日战争、解放
战争中，他多次负伤。 离休前，他任安徽省淮南市政协副主席。 退下来后，他担任淮南新四军研
究会会长。他主导并参与进军淮南上窑山，开发建设新四军纪念林。2009 年 9 月，他被评为全国
离退休干部先进个人。10 年前，单星受访时精神矍铄，如今远行天际。然而，这颗星之光，洒在淮
南大地，洒在绿水青山，永恒闪烁，永远明亮。

（转载自 2025 年第 8 期《铁军》杂志）


